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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粤语歌推广大使。毕业时，崇来回了

广西，干的是纯正的技术活：通用机械产

品质量监督检测，后来又改行去大学当老

师，“悟”人子弟去了。广西的另外一位

同学是龙智宏，广西梧州人，除了学习不

那么认真外，干什么都很认真，动手能力

极强，后来还混进了校体操队。暑假到了，

也是老龙大显身手的季节。一会儿在 6、

7 号楼中间的树林里收核桃，供全班同学

开学享用；一会儿在校园里收罗废弃的自

行车配件，并组装成可在校内正常骑行的

自行车。龙智宏去了三星汽车，后“北漂”，

接着去了广州，曾经是国内知名 IBM 小

型机和存储产品技术专家，走哪儿都有学

生接待。两广之东，是东莞的丁世阳，典

型的广东人，挺瘦、有点黑、棱角分明，

颇有点港星气质，一口标准的广普，每天

都要“杀个牙”什么的。虽然来自改革开

放的前沿阵地，但丁丁却书卷气颇重，学

习甚为刻苦。毕业后回老家的政府部门上

班，后自行创业，生产销售加油站设备，

始终一副充满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形象。

一万个日月轮转，铸 8 班告别清华已

近三旬。二校门前的银杏黄了又绿，记忆

里的打铁班依旧青涩。跌宕起伏也罢，波

澜不惊也好，都抵不过见面时互相的一拳。

回想 30 年前的那个夏天，许是心里有一

种希冀，对未来的期盼，豪情万丈的我们

离愁并不悠长；许是心里有一种豪迈，总

觉得世界很小，充满渴望的我们别绪并不

浓郁。30 再聚，我想，我们依然可以人

生几何，对酒当歌。酒醒，再回 7 号楼、

28 号楼、焊接馆……留一张不再年轻的

合影，追一下依稀青涩的往昔。

从那黄河走到长江，
我们一生走遍四方，
辽阔的祖国万里山河，
到处都是我们的家乡。
⋯⋯
——《水利建设者之歌》/《清华大

学水利系系歌》节选

缘起

1999年高考前夕，家乡那条“无头无

尾”、从县城中央穿过的小河，在多日暴

雨之后泛滥成灾，淹没了大半个县城，也

包括我所在的酉阳二中。不得已，我们转

移到地势较高的师范学校备考。

把青春融入祖国的山河
○喻葭临（1999 级水利）

家乡是如此偏僻，我对大学就知道清

华北大复旦，对专业的认知更是少之又

少。不知道是不是受洪水的影响，也可能

是命中注定的缘分，估分后，我在第一志

愿填上了清华水利系。多年以后，才发现

后来主持家乡那条河流治理的工程师竟然

是系里的学长、自己所在单位的领导和前

辈，不免感慨，好像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初见

1999年夏天的尾巴上，父母陪着我，

历经两天三晚，来到首都北京。由于早到

了两天，系里介绍住在洁华幼儿园附近一

个防空洞改建的地下室招待所，条件差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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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意，但心情非常愉悦。

迎新日我是第一个到的，也是第一个

住进11号楼307室，与“首长”、宁子、

东子、桂子、乾乾一个宿舍。一年后，搬

到了系里的大本营13号楼411。

我很喜欢13号楼，窗户很大，楼道敞

亮宽阔，每层都有宽敞的公共区域，两侧

外墙上还有消防爬梯。有时晚归楼门已

锁，我就从这里爬上四楼。后来自己意识

到危险，不再走这“捷径”，学校也发现

了这一隐患，把爬梯封死了。多年后，

这一隐藏技能多少还是对我的工作有所

帮助，现场查勘无论是羊肠小道还是简

易脚手架，从没有遇到什么“可望不可

及”的地方。

记忆中很多第一次都模糊了，但有一

些略显特别。军训前的一个傍晚，我去开

水房打水，路上遇到女生集体打水归来，

有个脸小、瘦瘦的女生，安静地站在大家

后面。迎新晚会上，师兄师姐们表演小

品《墨脱情》。当时的我除了感叹于师兄

师姐们倾情演出，只记住了那座电站的名

2000 年，大二时在日晷前的集体照。站立排左 9为作者喻葭临

字——墨脱电站。听说这

个电站是20世纪六七十年

代学长们最先提出的，多

年以后才发现，那时谈论

墨脱电站，犹如谈论可控

核聚变一样，似乎永远隔

着50年的距离。

相识

大学四年，新水利馆

的绘图室是我最喜欢的自

习室。绘图室的桌面角度

可以调节，刚好可以铺开

一张A0图纸，专为工程

制图作业设置。工程制图课的杨老师和蔼

可亲，喜欢在课上表扬制图优秀的同学并

称其为“冠军”。我原先觉得自己三维构

图水平不差，但“冠军”大多数都是班

上那位瘦瘦的文静女生，不服气的同时也

多了几分钦佩。

那时刚用上WIN98，网吧肆意生长，

有关电脑和网络的一切都是新奇而诱人

的。记不清是谁，带着我第一次去了中关

村大卖场，从CD到DVD再到U盘，变化

很快。男生宿舍围绕电脑有很多神奇的事

全班同学在水利工程现场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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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当然更多的是学习编程，不少同学都

自学了多门编程语言，洪同学用C语言写

的那只猫被多次借用，不知算不算第一代

团宠。多年以后回想起来，虽说是意气风

发，但多少还是有些误事。

当然很多美好的记忆都与体育运动有

关。那一年冬天，最后一棒的壮壮热血逆

袭，带领我们班“一二·九”接力长跑三

连冠，将系里那座各方面都很有年代感的

奖杯收入囊中；还有我们班击败卫冕冠军

夺得系里拔河冠军；再就是大雪中的足

球混战。也许这些都是我们青葱岁月的

完美注脚。

四年的光阴短暂而漫长，故事还有很

多。多年以后，我很感谢系里安排的各种

现场实习、野外考察，让我逐渐对专业有

了更全面的认识。当时我在系团委参与系

刊《浪花》编撰，有一次整理档案，有一

句话映入眼帘：“羡慕吧，嫉妒吧，我们

是现代的游牧民族。”那一瞬间，似乎有什

么东西击中内心，泛起的涟漪至今未平。

飘摇

《大话西游》莫名地火了。那一年主

干道有一块宣传版画，主题是“星驰神

往”，是我们班为喜欢《大话西游》的同

学们准备的一个交流活动，吸引了兄弟院

系不少人。结局有点小遗憾，不知是我们

太认真，还是把这认真错付了，问答环节

好像文不对题，还好主持人宁子用无厘头

的态度缓解了尴尬气氛。多年以后，我反

倒觉得那天的结局很切题，当时的我们似

乎也有着些许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也许

正是那段时光的颜色。

在SARS的尾巴上，我们迎来了毕业

季，就这样浑浑噩噩做完了水电站设计课

程和毕设。毕业聚餐那天晚上，有位同学

突然胃粘膜出血，我抱着他看他吐血，吓

得够呛。120急救车受SARS影响进来也

慢，等得无比心焦。我和拉姆陪着他去了

疫情防卫森严的北医三院，这小子借酒劲

瞎胡乱扯，我和拉姆没办法，后来老师来

了他才算稍微清醒。回想起来，那真的是

一个神奇的、非典型的毕业季。

重逢

山水有相逢，更何况我们天天和山水

打交道。越往后越觉得，珍重的离别是为

了更好的重逢，每个假期都是意义非凡的

回归和远征。

2002年建系50周年，很多学长返校。

新水利馆前那座雕塑也是那时定下来的，

好像最开始考虑过“山水情”的名字。我

当时还不知道学长们珍重于山、水、人的

重逢，后来才发现重逢是我们专业的隐藏

福利：小湾、糯扎渡、向家坝、溪洛渡、

锦屏一级和二级、长河坝、白鹤滩、乌东

德、两河口、双江口、金川、玛尔挡……

所有工程现场都有不期而遇的重逢，与

山、与河、与人。

2014年，我作为竣工验收安全鉴定专

2013 年，喻葭临 (右 )与同学李炳锋在溪洛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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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组成员，再次回到三峡，从中更加深刻

理解了三峡工程的巨大意义，有了她，我

们大概率不会再经历1998年那样的悲壮和

牺牲。2018年，我们全程参与了白格堰塞

湖险情处置，从中更加感受江河安澜之于

我们的意义与使命。后来参与“十四五”

可再生能源规划、抽水蓄能中长期规划、

新型电力系统、新型能源体系等研究工

作，更加感受到绿水青山之于我们的意义

与使命。

人生最大的幸福，或许就是梦想照进

现实。2020年11月3日，正在机场等飞机

去白鹤滩电站出差，突然接到消息说日思

夜想的水电基地开发，已经被写进了国家

“十四五”规划建议，与星际探测并列！

一瞬间激动到语无伦次。

2021年4月，我终于随队赴现场考

察，在色季拉山眺望云雾中的南迦巴瓦

时，周遭一切是如此熟悉，像极了相隔22

年的重逢。

不由得感恩生命中的所有小确幸。那

是如此的特别，似乎不得不将其写入富有

岁月弹性的诗里，于是有了这首考察返程

途中的心情记录：

余弱冠即闻墨脱，天险飘渺，路不
及，唯心向往之。二十又二，始初见于不
惑。百转千回竟无语凝噎。或曰，他人丘
壑亦可为吾辈之胜景，所谓幸甚至哉。诗
以记之：
春秋廿载墨脱梦，莲桃千里云邈峰。
愁肠百结耽情怯，卢公望断意汹涌。
雪岭羞女渺娑影，圣地金珠笼青松。
天涯咫尺无断绝，飞线万重越向东。
再回头看1999年的那个夏夜，《墨脱

情》朦胧的记忆因为重逢而鲜活，那个故

事试图传递的壮志与牺牲、勇毅与坚守，

也将从梦想变为现实。那将是一个如此幸

运的群体，和他们融入祖国山河的青春。

同途

大学四年，很多珍贵的记忆都与集体

出游有关，无论是认知实习、生产实习，

还是各类郊游。香山和植物园似乎是必选

项，京西草原、黑龙潭也留下了深刻记

忆，还有就是一起去天安门看升国旗。虽

然很多细节已经模糊了，但心情总是愉

悦，共同的经历、相互的支持总是集体的

回忆更为厚重。

虽然自己各方面缺点毛病多，情商智

商都堪忧，但很幸运，居然在清华园找到

了终身伴侣，就是那位瘦瘦的、安静的女

生。算来到今年已是相识24年，相恋21

年，结婚15年。回望时，一路都是她的帮

助与支持，工作之后更时感愧疚。有一次

从八美到金川的路上，某个转弯处，一棵

巨大的树开着繁盛的花，就这样如童话般

闯入，那一刻我真心希望她也在身边，携

手静立树下，心中默然欢喜。还有就是两

河口白玛营地后山，晴朗夏夜，如此摄人

心魄的璀璨银河，只可惜山水阻隔。很遗

憾我们各自去了很多地方，心念处仿佛彼

此都在。

有一次我跟多吉院士闲聊，才知道早

在2016年，还有很多人和我们一样，从各

自的途径积极推进水电基地建设，一瞬间

有种殊途同归、并肩前行的感慨。我突然

认识到，以往对同途的理解，是狭隘的。

也许某一天那个曾经的水利水电工程系会

走进历史，但清华水利水电人之于祖国的

责任，应当永不褪色。正如那首歌唱的，

“山知道我，江河知道我。”让我们就这

样把青春年华融入祖国的山河。


